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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科学精神面面观

科学精神名家谈

科学精神论场

不实干，半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同

样，不实干，半点科学精神也没有。

没有一种思想、一种理论、一种精神

是靠“喊”出来的，必须靠实践，靠实干，

靠实实在在的奋斗。如果有，那它一定

不 是 一 个 好 的 思 想 、好 的 理 论 、好 的 精

神。科学精神有着鲜明的实践特征，流

淌着贯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精魂、实践

精魂，包含着科学的价值取向，蕴含着科

学的实践方法。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闪耀着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光

芒，闪耀着科学精神的理性光辉，特别强调

实践、实干的传统和精神。新时代在中国

社会弘扬科学精神，绝不能停留在口头上、

止步于文件上，必须落实到决策、执行、评

估等所有实践的环节上、流程上。

把科学精神体现在实践上，需要科学

的决策。决策的科学性决定实践的有效

性。科学的决策来源于周密的调查、广泛

的咨询、理性的选择，需要科学的思维作引

领、科学的程序作支撑，应坚决避免“拍脑

袋”决策。

这一段时间以来，国内多个城市爆

发“抢人才大战”，其决心和力度不可谓

不大。新时代条件下实现高质量发展必

须依靠创新驱动，创新驱动必须依靠人

才，“抢人才”无可厚非，在科学合理的前

提下当然应该提倡和鼓励。但是，在这

些“硝烟弥漫的抢人才大战”中，是否存

在不科学不理性的现象，是否存在不合

规律不切实际的情况？需要我们理性思

考、科学校正。

把科学精神体现在实践上，需要科

学的执行。通过执行实现决策的落地，

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过程，需要统筹

考 虑 决 策 的 一 般 性 与 具 体 实 践 的 特 殊

性，在维护决策严肃性的前提下，创造性

抓好执行和落实。实现这一点，要求我

们大力发扬专业主义精神，提倡专业的

人干专业的事。

在政府和市场分工上更应倡导“专

业”。以创新发展为例，基础性公共性的

创新服务是政府的“专业”，也是政府的

本职，需要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在创

新资源配置上，应该充分发挥市场的决

定性作用，尤其是科技的产业化和产业

的科技化，需要充分调动市场和社会的

“专业”力量。

把科学精神体现在实践上，需要科学

的评价。评估评价具有“指挥棒”功能，直

接影响实践方向和效果。评估评价与监管

方式科学与否，也直接影响实践结果的信

息反馈质量，进而影响新一轮决策。

在具体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创新实践中，

科学的评估评价和监管十分重要。我国经

济已从高速度增长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必

须从根本上改变经济发展的评价方式，加快

建立健全与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评价体

系。实现中国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

要科技创新的力量，必然要求产业和经济的

评价导向要更有利于科技进步和创新发展，

也必然要求我们科学理性地认识我国科技

发展的成就以及短板，既不要妄自尊大，也

不要妄自菲薄，在找准战略方向、保持战略

定力、突破战略重点中行稳致远。

作为新时代中国人，我们需要更精准

地区分科学与非科学，不信谣不传谣，不为

社会增负担、多为社会添正气；需要高度警

惕、仔细鉴别、坚决反对伪科学，让披着“科

学”外衣的伪科学无处藏身；需要把科学理

性和人文温度更好融合，让新时代科学精

神在实践中闪耀更加璀璨的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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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学术论文数量快速上涨，学术

不端事件也逐渐增加，生物医学领域尤甚。

最轰动的一起发生在 2017年 4月，《肿瘤生物

学》撤销了 107 篇中国论文，大部分理由是同

行评审环节作假。科技部和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对该事件作出严厉回应：对于此次事件涉

及的所有单位，不论以何种形式，只要参与了

学术造假，都将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

一直有人质疑中国的科学研究到底有没

有西方发达国家那样的伦理标准。这个问题

的答案可能会很复杂。一方面可以说有：中

国政府机构已有严格规定——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和中国科学院早已确立详细规章

和指导方针，明确定义“伪造、篡改、剽窃”行

为并列出相应惩罚措施。另一方面也可以说

没有，因为这些规章条例几乎从未严格执行。

中国许多学术机构尚未针对学术不端行

为建立客观可靠的审查机制，也不愿对之做

出明确的判决或施加相应的惩罚。学术机构

无限容忍、学术不端行为缺少惩罚措施、学术

圈又以论文发表量作为学者的主要评估标

准，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导致更高频率的学术

不端（见《国家科学评论》2015；2：122—5）。

如果政府能进一步监督实行科技部和中国科

协在 2017 年提出的措施，将长久地有助于维

护学术出版的伦理道德。

当前，中国研究生教育阶段对科学伦理

课程开设的要求一直进展缓慢。对于学术新

人来说，仅仅明白学术不端的定义还不够，同

时还要学会在数据收集、数据分析以及各种

形式的学术交流过程中规范自己的行为。为

了在研究机构发展学术诚信文化，科学伦理

的规范必须结合教育的力量。

除了学术出版方面的学术不端之外，在一

些研究领域的实验研究本身也涉及伦理问题：

我们能否将基因编辑方法应用于人类胚胎来

治疗遗传性疾病？能否将干细胞用于医疗用

途？还有近期受到关注的克隆灵长类动物的

问题。这些特殊领域的实验研究是否应该受

到监管，又应该如何监管？就基因操作、干细

胞治疗而言，中国现在的伦理规定与国际规范

基本保持一致，无论是关于安全问题，还是关

于人体组织、胚胎实验的限度问题（见《国家科

学评论》2016；3：257—61）。然而我们注意到，

社会态度和政府法规都是不断演变的。最近，

以英国为首的几个国家已经陆续批准人体胚

胎的线粒体DNA遗传修饰技术的使用。

前沿科技的发展大大提升了人类社会的

生活水平，但随之而来的伦理问题却常常难

以处理。不仅限于生命科学领域，人工智能

以及神经调控技术的高速发展等同样引发了

紧急的伦理问题：人工智能技术侵害人权、影

响生计，社会应如何管理？要解决这些问题，

一个可能有效的方法是在联合国层面进行国

际交流并达成共识。

文化差异对不同社会接受国际共识的程

度与速度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甚至在同一社

会中，人们都会因宗教信仰不同，在人工流产

等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随着中国学术国际

地位的提升，为了达成国际共识，中国科学家

应积极投入到国际上有关科学伦理的讨论之

中。我们可以预见，在未来，中国的科学家不

仅仅只会按部就班、循规蹈矩，随着科学探索

和技术发展，他们将积极参与到国际科学伦

理共识的建设之中。

（作者：周忠和系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
人类研究所所长、《国家科学评论》副主编；蒲
慕明系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国家科
学评论》执行主编）

伦理建设应与科学发展齐头并进

科技日报天津 6月 7 日电 （记者孙
玉松 通讯员吴军辉）记者 7 日从南开大

学获悉，该校电子信息与光学工程学院徐

文涛团队与美韩两国科学家合作，研发出

了世界上首条柔性人造触觉神经，让更智

能的人造皮肤离现实又近了一步。这一

研究成果在最新一期国际刊物《科学》上

全文发表。

人类皮肤是极为复杂的系统，其中有

成千上万个感受器用于感知压力、温度、位

置等信息。这些信息被转化成神经信号，

在外围神经和中枢神经中逐级传送。如果

能让机器人拥有类似皮肤的触觉，可以感

知温度、压力，甚至具有神经活动，那么它

们将“解锁”更多新技能。中美韩三国科学

家实验中利用柔性有机材料成功地模拟制

造出来类似人体 SA-I触觉神经，这种人造

感知神经由 3 个核心部件组成：电阻式压

力传感器、有机环形振荡器、突触晶体管。

该系统首先利用一系列感受器感知极为细

微的压力，并产生相应的电压变化，随后通

过环形振荡器（人工神经纤维）将电压变化

转变为电脉冲信号。多个环形振荡器得到

的电信号被突触晶体管集成转变为突触电

流，进而传递到下一级神经。

据介绍，这种人造神经能够很好地模

拟人类皮肤触觉功能，能够与生物体神经

信号兼容，开创性地制造出了柔性人造感

知神经，并实现了人造神经与动物神经形

成的杂化反射弧。研究人员已成功利用其

与蟑螂腿实现的连接以及运动控制，初步

证实了这种兼容性。

这种人工神经触觉系统具有良好的生

物兼容性、柔性和高灵敏度，它可应用于假

肢中与人体神经系统相兼容的感知的实

现，柔性轻质的结构将使相关产品具有很

好的舒适性，对神经系统疾病治疗具有潜

在意义。同时，这种人造神经可应用于软

体机器人，使其实现类似人类感知，并在极

端环境中替代人工作。

世界首条柔性人造触觉神经诞生

科技日报南京6月 7日电 （记者张晔）5

亿年前的脚印是谁留下的？《科学》子刊《科学

进展》美国时间 6月 6日发表的一篇论文揭开

了这个谜底：中美科学家在三峡埃迪卡拉纪

地层发现了地球上最古老的足迹化石，推测

留下这些足迹的很可能是节肢动物、环节动

物或它们的祖先。

具有附肢（疣足）的两侧对称动物，如节

肢动物和环节动物，是现生和地质历史时期

最为丰富多样的动物门类代表。它们在何时

出现，一直是生物学家和古生物学家关注的

问题。虽然推测它们的祖先可能在 6.35亿—

5.41 亿年前的埃迪卡拉纪已经出现，但在埃

迪卡拉纪地层中一直没有发现确切的化石证

据。因此，大家普遍认为具有附肢的两侧对

称后生动物直到大约 5.41 亿—5.1 亿年前的

“寒武纪生命大爆发”时才突然出现。

由中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和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组成的早期生命研究

团队，在湖北宜昌三峡地区埃迪卡拉系灯影

组（5.51 亿—5.41 亿年前）地层中发现的一系

列足迹化石，为破解具有附肢的两侧对称动

物的起源，提供了重要线索。该发现将足迹

化石的记录提前到了埃迪卡拉纪，这是目前

已知最古老的足迹。

此次发现的足迹化石由两列足印组成，

这些足印形成重复的“序列”或“簇”。虽然

稍显不规律，但这些足迹所表现出来的特

征，反映了造迹生物（可以形成遗迹的生物）

可以通过附肢支撑身体脱离沉积物表面。

遗迹明显是由两侧对称的后生动物形成，而

且这些后生动物具有成对的附肢。同时，这

些足迹化石与潜穴相连，反映了造迹生物行

为的复杂性——它们时而钻入藻席层下进

行取食和获取氧气，时而钻出藻席层在沉积

物表面爬行。

我国发现已知最古老足迹化石

6 月 6 日上午 8 时，90 岁高龄的杨永昌像

往常一样提前来到办公室，头一件事，就是认

真擦洗放大镜，然后对准植物标本，开始他新

一天的工作。

杨永昌长期从事青藏高原植物区系分

类、系统演化和植物资源开发利用的研究，为

了获取科研一手资料，多次深入野外考察，采

集了大量植物标本和实验材料。

身为北京人的杨永昌，并没有选择回京或

“彻底退休”，而是对工作做了最长情的告白，用

自己的行动践行“牦牛精神”，感召着后辈学生。

在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以下

简称西北高原所）的照壁上，刻着这样一段话：

“忍处恶劣的条件，啃食低矮的青草，提供浓郁

的乳汁，充当高原的船舶，不畏艰苦，忍辱负重，

不计报酬，但求贡献。这种牦牛精神正是我们

科技工作者的追求……”这就是“牦牛精神”。

这段话出自该所第三任所长、我国著名兽类学

家和动物生态学家、兽类生态学和啮齿动物生

态学的主要开创者与奠基人——夏武平。

夏武平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接受国家任

务，开始进行鼠疫防治研究工作，成为中科院

首位涉足动物流行病研究领域的推动者。

1966 年，夏武平作为杰出人才调到西北高原

所，开始了高原生物学研究。在上世纪 70 年

代，他就提出并组建了我国首个野外定位观测

实验站——海北高寒草甸生态系统定位站。

今年 5 月，适逢夏先生诞辰 100 周年，高

原上的科技工作者们缅怀前辈、再忆“牦牛

精神”……

据现任西北高原所所长张怀刚介绍，从

1962 年到 1975 年，西北高原所先后多次组织

多学科联合考察队伍，深入青海、甘南、川西、

西藏以及新疆等地科考，摸清了青藏高原生

态系统的地理分布规律和结构。

“大家爬冰卧雪、幕天席地，足迹遍布青

藏高原山川湖泊。没有车马，一头头健硕的

牦牛驮着野外考察装备通往山涧雪原的科考

路……”张怀刚说，青藏高原条件相对艰苦，

科研人员待遇相对低，医疗条件、教育条件及

生活条件略差，但科研人员克服了高原缺氧

气候干燥等诸多不利因素，扎根在这片土地，

不断进取，开拓创新。

“牦牛精神”至今已提出逾 30 年，有人会

说，时代在变，老一辈思想早已过时。实际上，

新的起点赋予青年一代新的历史使命，“牦牛

精神”正引领无数青年科研人员扎根高原。

中国科学院“A 类百人计划”入选者、青

海省“高端创新人才千人计划”领军人才……

35 岁的杨其恩身上有不少光环。2010 年，完

成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博士后研究的杨其

恩，毅然来到青藏高原。像杨其恩这样的青

年才俊，来此扎根高原生物研究的不乏其人。

“高原生物研究事业之所以取得今天的

成就，除了国家政策鼎力支持，还有‘牦牛精

神’引领一批批人才长期坚持在高原奋斗。

老一辈创造精神，年轻人不断传承，这就是奉

献精神的精髓所在。”张怀刚说，“建所以来，

一代代科研人员学成毕业后选择来到西北高

原所工作，其中大多数为外地人。”时代需要

奉献精神，在张怀刚看来，“牦牛精神”就是西

北高原所的精神动力。

“牦牛精神”是科学精神在

高原艰苦地区科研人员身上发

展出的特别版本，不仅坚持求

真求实、上下求索，还要长期对

抗生活条件、物质条件薄弱带来的诸多不利

因素。

诚然，社会进步依赖技术的更新，但精神

也是人类向前的不竭动力。老一代科研人身

上的精神，具有强大的行动感召力和思想穿透

力，行为示范，这种力量可以召唤更多有追求

的人开拓进取；穿越时光，他们可为后世之师。

这些身处高原极地的科研工作者用行动

告诉我们，无论什么年代，无论什么时期，无

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岗位，都需要有这样一

种精神，达到这样一种境界。

（点评人：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
长 赵新全）

高原上有一群科研“牦牛”

有一种看法流传很广：对“无用之学”的

追逐是科学精神的发轫之处。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小淳不

这么认为。他眼中的科学精神既有对理性、

纯粹、无私的赞美，也绝不回避实用和创新。

作为一名出身于天文学研究的自然科学史学

者，他从没怀疑过这一点。

在孙小淳看来，谈科学精神既不能脱离

历史的维度，也不能脱离社会现实的关切。

离开前者，科学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离

开后者，科学则脱离现实，被教条化、脸谱化，

进入高高在上的象牙塔。科学从来不是一朵

现成的娇花，它从矛盾和斗争的污泥中走来，

也将这样发展下去。

科技日报：如何定义科学精神？

孙小淳：科学精神的范围太广了，它的内

涵和外延都在不断演变。但是“求真”与“创

新”是科学精神不变的内核。

求真容易理解，比如谦虚乐学、追求普遍

性的真理、无私利性、公有性、有组织的怀疑

精神等，都是科学共同体共同信奉的准则。

创新是把科学知识运用到现实生活中的

实践。有些人可能不同意，但这是我要强调

的。求真是很美好的，但必须要将其利用到

自然和人本身的改造上，否则就是很虚的东

西。比如建造高铁飞机、研发新药、创新管理

模式，都是用科学知识和科学方法解决人类

社会问题的实例。这里面就要讲实用，讲创

新。离开创新，科学没有意义。

只有将求真的“知”落实到创新的“行”，

才是“知行合一”，才是真正的科学精神。

科技日报：科学精神包括“创新”，科学要

“有用”，这好像和很多人的理解并不相符。

有种很流行的说法，“古希腊不讲实用才发展

出科学，中国人太讲实用太功利才发展不了

科学”，你同意吗？

孙小淳：这完全是一种误解。古希腊人

不是傻瓜，他们探求科学知识当然要讲实

用。被称为古希腊科学第一人的泰勒斯，据

说就利用天文知识预报日食，平息战争。这

就是实用。人类探求知识，都讲实用。

科学家可以做更基础层面的、离应用更

远的科学研究，但科学本来就是人的活动，最

终还要满足人的需求。

科技日报：一直强调实用，会不会让科学

研究变得“功利”？

孙小淳：这也是科学精神的一大误区，就

是唯科学，好像科学可以脱离其他的东西而存

在。其实从来就不存在所谓“纯粹的科学”，真

实的科学始终是与社会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的。

就像古代观测天象是为了占卜吉凶，科

学与社会一直是挂钩的，吉凶是古代的政治，

现代政治以其他的方式表现出来。虽然现代

科学发展出相对独立的共同体，有内在的规

训，构成了强大的文化，但与社会的互动始终

存在。 （下转第四版）

学以致用：科学精神不是空中楼阁
——访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孙小淳

周忠和 蒲慕明

实习记者 崔 爽

本报记者 张 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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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西南印度洋执行中国大洋49航
次第四航段任务的科考队员进行电视抓斗
作业。“抓斗上来啦！”每当回收电视抓斗时，
科考队员都会来到后甲板兴奋地检查成
果。这次电视抓斗抓上来的主要是呈软泥
状的沉积物，样品管理人员进行照相后，开
始分类处理。

右图 样品管理人员按专业分类取样。
下图 样品管理人员展示固结沉积物样

品（可见疑似生物）。 本报记者 陈磊摄

泥巴堆里寻宝


